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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与艺术研究】

现 代 性 的 双 面 书 写
———论当代网络文学中的宏大叙事

高 　 翔

摘　 要：宏大叙事这一概念内生于现代性之中，纯文学和流行文学的演化体现了背离现代性和宏大叙事的整体样

貌。 而网络文学从时代语境出发，以消弭历史屈辱的民族主义叙事、展现发展逻辑的工业党叙事以及想象未来的

文明叙事生成了重构现代性的宏大叙事谱系。 不过，其叙事逻辑囿于网络文学的个体化特性，呈现出基于个体欲

望与民族情怀、科学与技术、空间与时间的复杂交错，展现了当代中国宏大叙事和个体书写并行不悖的双面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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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宏大叙事之于当代中国文学有着重要意义，一
方面，宏大叙事作为一种重要的文学传统被追溯，从
“五四”时期的民族主义话语，到其后的革命叙事，
宏大叙事建构了现代文学的骨架；另一方面，宏大叙

事的式微构成当代文学的一个重要症候，引发广泛

的探讨。 在某些文论家看来，当代社会的样态导致

宏大叙事被一种“小叙事”取代。
与纯文学视野中宏大叙事的整体倾颓趋势相

比，大众文化表现出一定的宏大叙事特性。 自新世

纪以来，主旋律文化所建构的革命叙事依然是宏大

叙事的主体，不过从《历史的天空》 《亮剑》 《建国大

业》《建党大业》等作品来看，革命宏大叙事表达开

始具有更多通俗的、大众文化的特性，宏大叙事在以

网络文学为代表的通俗文化场域中得到越来越多的

表述。 事实上，在网络文学鲜明的异托邦指向当中，
本身就蕴含着宏大叙事的形式；在其价值结构中，无
论是玄幻小说还是历史穿越小说，都蕴含着大量诸

如民族主义等指向宏大叙事的价值体系。 伴随着网

络文学脱离简单的爽文倾向，其宏大叙事所表征的

虚拟现实有了愈发重要的现实意义，这是对网络文

学宏大叙事进行研究的前提。

一、场域变换：宏大叙事的文化顺延

“宏大叙事”这一概念首先是在现代性的哲学

场域中被定义的。 启蒙主义所生成的科学精神、理
性话语，导致人们对于认知世界、建构世界的绝对信

心。 鲍曼将现代性语境中人们以理性话语建构完美

秩序的行为称为“造园冲动”，宏大叙事就是对这一

行为的话语呈现，“现代性的展开就是一个从荒野

文化向园艺文化转变的过程”①。 故而，宏大叙事所

表述的，就是运用科学视角对世界进行总体认知和

陈述的话语体系。 从话语结构上看，宏大叙事不仅

完成了对于历史和当下的逻辑化处理，而且生成了

指向未来的政治效能。 利奥塔认为宏大叙事既是一

种话语结构中具有普遍性的“思辨的叙事”，同时也

是一种政治场域中的“解放的叙事”，它作为一种

“元叙事”建构了现代性知识的合法化图景：“‘元叙

事’就是指启蒙关于‘永恒真理’和‘人类解放’的故

事。”②在他的表述中，宏大叙事成为现代性的鲜明

话语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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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学场域中的宏大叙事，是以故事的完整性、逻
辑性来完成对于现实的总体理解，并将其纳入现代

性的“造园冲动”这一总体政治图景之中。 在中国

文学史上，围绕现代性而展开的“启蒙”和“革命”之
争构成近代文学的“元叙事”。 其中，“启蒙”更具

“思辨的叙事”之特点；“革命”更多地作为一种“解
放叙事”而呈现。 自 ２０ 世纪中叶以来，在革命叙事

与现代性（现代化）叙事的流变中，持续不断地构建

了宏大叙事的文学传统。 而到了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

末，现代化想象所遭受的挫折，以及适逢其会的西方

后现代理论的广泛引入，先于社会情态的嬗变构筑

了中国的后学思想语境。 市场化进程的汹涌发展，
大众文化的快速崛起，亦在很大程度上构建了想象

“后现代”的社会语境和文化样貌。 从这一时期开

始，中国文学进入持续地对于宏大叙事———现实主

义这一美学标准的反叛之中。 先锋文学以形式反叛

内容，解构了历史和现实的确定性逻辑，构成了对于

宏大叙事的解构。 新写实小说和女性的“私小说”，
将视野“落入”日常生活和封闭空间，以个体化的场

域空间取消了对于整体历史的考察。 持续兴起的新

生代作家的欲望叙事，则以 “非道德化的个人立

场”③，更为彻底地体现了市场化语境中宏大叙事的

消弭。
与之相比，当代文学史写作的“史诗”倾向似乎

建构了新的宏大叙事写作④。 这些作品以长历史的

视野对群像进行刻画，并将意义延伸到民族（国家）
的边界之中，这是鲜明的“史诗”气质的呈现。 “史
诗以叙事为职责，就必须用一个动作（情节）的过程

为对象，而这一动作在它的情境和广泛联系上，必须

使人认识到它是一件与一个民族和一个时代的本身

完整的世界密切相关的意义深远的事迹。”⑤在这

里，史诗显然表征了一种通往宏大叙事的文体风格，
不少文论家也将这两个范畴联系在一起进行表

述⑥。 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文本虽然具有反映社

会历史变迁、构建民族国家的史诗气质，却并无宏大

叙事所蕴含的现代性价值指向。 它们不仅远离了启

蒙叙事所建构的科学与理性这一基本价值视野，也
在相当程度上质疑了现代性解放政治的可能性。 尽

管这样的书写构成了中国语境中“未完成现代性”
的特定表现方式，但它们在内容上却以别样的历史

呈现成为对于宏大叙事的特定解构力量。 从这个意

义上说，这些文本反映了宏大叙事在纯文学书写中

的衰落。
更为重要的是，正如利奥塔以“宏大叙事”来表

征启蒙和现代性话语模式的消解那样，后现代语境

中的“宏大叙事”恰恰具有一种否定性立场，表明了

启蒙话语尤其是“解放政治”的深刻困境，宏大叙事

遂成为一种乌托邦特质的叙事想象。 “宏大叙事是

一种逻各斯中心的总体性叙事，昭示着这个世界有

一个‘总的故事’，这个故事有开头，有发展，有高

潮，有结局，是线性演进的，有终极目的的，有乌托邦

指向的———这正是长篇小说，尤其是现实主义小说

的叙述模式。”⑦

纯文学宏大叙事的历史嬗变可以延伸到普遍的

文化场域中去。 根据东浩纪的观察，宏大叙事的凋

零表征了从现代性跨入后现代的时间节点，它在各

个国家都有不同呈现。 在后现代语境中，文体层面

的宏大叙事依然广泛存在，却发生了深刻的嬗变。
基于后现代的特性，宏大叙事已经不再是对于当代

社会的总体理解，而仅仅是基于某些机要主义理念

的表述。 更为重要的是，从叙事效果来看，宏大叙事

不再具有普遍的叙事效力。 “因为后现代理论所提

出之大叙事衰退，并非是论述探讨故事之本身的消

灭，而是探讨对社会整体其特定的故事之共有化的

低落。”⑧同时，就后现代的消费理念而言，也发生了

从故事消费到资料库消费的变化：“从现代往后现

代发展的潮流中，我们的世界观原本是被故事化的

且电影化的世界视线所支撑，转为被资料库式的、界
面式的搜索引擎所读取，出现了极大的改变。”⑨东

浩纪以御宅族文化为例指出，对这一文化的消费并

非在于对传统的故事、人物、世界观的消费，而在于

对聚集了基于人物和设定的庞大数据资料的消费，
它会不断地从其资料库中组合出各种各样的小叙事

（拟像）。 最终，这些宏大叙事亦只是后现代多元叙

事的一种，并被纳入资料库当中的故事类型，“这些

想象也只能视为属性资料库消费基础上的小叙事加

以掌握理解即可”⑩。
就中国语境而言，这一宏大叙事逐渐沉降到通

俗文学中，并且从文化结构上形成对于现代性宏大

叙事的补偿：“宏大叙事凋零之后，‘纯文学’方向发

展出‘现代派文学’，直面价值的虚空；通俗文学则

向幻想文学的方向发展，以‘捏造的宏大叙事’ （或
称‘拟宏大叙事’）进行替代性补偿。”在邵燕君看

来，东浩纪所谓的从现代性到后现代性的断裂，对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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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中国语境中启蒙主义的式微，“拟宏大叙事”由此

成为一种在“后启蒙”语境中价值弥补的方式。 “拟
宏大叙事”以虚拟想象来进行宏大主题的建构，这
一点在网络文学中有着鲜明的呈现。 同时，邵燕君

也从当代网络小说的迭代出发，认为中国网络文学

逐渐进入到一个以二次元文化所表征的资料库模式

为主要特征的文学样态之中，从而进入东浩纪式的

“小叙事”模式当中。
以东浩纪理论来看待中国文化场域中的宏大叙

事有着一定的合理性，但也存在着一定的问题。 与

日本相对鲜明的文化转型相比，中国的文化场域更

为复杂和多元。 尽管自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以来，后现

代文化就已经在中国产生了深刻影响，但从国家主

体政治建构层面来说，依然处于现代性叙事之中。

伴随着时代政治语境的变化，宏大叙事具有更多的

表述可能，并在大众文化、网络文学的场域中予以呈

现。 同时，东浩纪式的资料库模式在中国方兴未艾，
二次元文化亦只是网络文学的一种审美取向和书写

要素。更为重要的是，当代中国文化场域中的实践

已经表明，宏大叙事依然可以通过小叙事来得到表

达。 例如，二次元与民族主义的结合，已经成为一个

颇为显著的文化事实。 故而，当代网络小说中的宏

大叙事不仅是“后启蒙”时代对于大众的意义填充，
更具有特定的现实意蕴，需要进行深入的挖掘。

二、历史重塑：宏大叙事的呈现维度

相比于传统纯文学在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以后与中

国现代性叙事的脱嵌，网络文学对于当代中国的现

代性想象有着更为鲜明的叙述。 作为一个自发形成

的文学场域，网络文学以全新的生产机制脱离了传

统文学的写作方式。 更重要的是，作为一种新媒介

文化，网络文学显现了网络文化所具有的鲜明的时

代特性，这与它的幻想气质并不矛盾。 新媒介文化

作为一种话语场域，重新生成了诸如“网络民族主

义”“工业党”等具有宏大叙事特质的能指，网络文

学写作也同样表现出这种特征。 从总体上看，民族

主义叙事、工业党叙事和文明叙事，呼应了当代中国

从上到下不断重构的现代性想象，从时间上构成网

络文学宏大叙事想象的基本视角。
在近代中国的文学表述中，民族主义是一个基

本的视角。 在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之后，民族主义依然

被视为一个整合现代性话语的核心能指。 “新时期

文学开始后，阶级革命叙事开始退却，而现代民族国

家叙事却在‘现代化’旗帜下，进行新的整合努力，
并试图树立‘文化复兴现代中国’的新现代民族国

家叙事。”这种主流形态的民族主义话语温和，内
涵繁杂，更为侧重建构一种和平崛起的总体叙事。
然而，与之相对应的，是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从知识界发

轫并一路蔓延到大众文化的民族主义冲动。 从《中
国可以说不》等的热销，到新世纪以来二次元民族

主义的崛起，《战狼 ２》等新主旋律电影的兴盛，当代

民族主义在新的时局下得到新一轮的暴发，并在相

当程度上塑造了更为强硬的话语形态。

网络文学顺应了这一民族主义话语潮流，在
（男频）历史穿越小说的时间视野中得到了鲜明的

表达。 ２００２ 年的《中华再起》最具首创性，它讲述了

主人公穿越回清末、扶助太平天国战胜清政府、对抗

列强进而建立民主共和国的过程。 这种以穿越重构

近代史的方式，引发了盛行一时的“晚清救亡流”的
书写。 《中华再起》具有强烈的民族主义和爱国

主义倾向，与当时一些爱国主义话语平台具有高度

一致性，这清晰地表明了民族主义从新媒介话语空

间向网络小说文本的沉降。 晚清是中国百年耻辱的

开端，又是现代性的起点。 小说文本试图以重商主

义、工业化等来建构强大的中国，显然是对西方现代

性经验的复制。 这种以现代性叙事来消弭民族屈辱

的历史想象，从“虚拟现实”的视角上重构了宏大叙

事。 在此之后，“晚清救亡流”的作品虽然理念殊

异，但都有着鲜明的民族主义视野以及随之而来的

宏大历史想象。
如果说关于晚清的想象在异时空重现“救亡”

叙事，带有迫切的民族主义情感表达；那么，对于更

早的历史的回溯，则带有更为全面的“历史考古”的
印记。 被称为历史穿越文奠基之作的《新宋》出自

专业的历史系学子之手，其书写特色在于从社会、思
想、吏治等各个视角全面考察了宋朝的社会形态，并
从主人公的视角对国家进行全面的设计。 在此之

后，关于宋、明的穿越文迅速成为一种潮流。 总体来

看，尽管《明》《回到明朝当王爷》《宰执天下》《临高

启明》等代表性作品各有特色和侧重，但都具有“开
启现代性”的情愫与色彩。 宫崎市定在《东洋的近

世》中，力图建构一个属于东亚的现代性历史。 他

从中西比较视野出发，将宋以后的历史看作东亚现

代性的滥觞，并且具备了相应的思想启蒙，但“东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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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宋代以后经历了一千年的困扰，却依然未能从文

艺复兴阶段再进一步，跨入一个更高的发展阶段，而
西洋在进入文艺复兴阶段以后，只花了四五百年的

时间，很快就迈入了近代史的阶段”。 这种对于东

亚历史的遗憾在宋、明穿越小说中得到了呈现，这些

文本将宋、明视为华夏落后的起点，并以严肃的历史

思考来发掘乃至重构这一时期的现代性因素。 在

《宰执天下》中，韩冈以朴素的民族情感来推行国家

的建设，《回到明朝当王爷》中的杨凌看到了欧洲大

航海时代的来临以及改造国家的紧迫，《临高启明》
更是以彻底的实验性写作，对于开启现代性进行科

学式的呈现。 在这些文本当中，总是存在着一个指

向现代性的民族主义叙事；叙事的后果，则是重构一

个具有现代性特征的国族。
在民族主义这一能指之外，工业党叙事亦引发

了广泛的关注。 工业党叙事作为一种典型的宏大叙

事而出现，网络文学中工业党叙事的兴起要从三个

方面来理解。 第一，民族国家是现代性“造园冲动”
的主体，而工业化是其技术内涵。 无论是吉登斯、贝
克还是鲍曼，都从不同的视角，将工业化理解为现代

性的最核心特质之一。第二，从新媒介语境来说，
工业党叙事源自网络上的工业党，尽管工业党的生

成颇为繁杂，但是以工业化视角重构“历史转折中

的宏大叙事”并建立国家的合法性论述，显然是其

最重要的话语诉求之一。第三，在主流媒介对当代

中国的表述中，工业能力是重要一环。 引发热议的

《超级工程》和《大国重器》等纪录片中，强大的工业

能力和“基建狂魔”的称号成为想象当代中国的重

要话语资源。 正是这种主流话语和民间叙事的合

力，使得工业党在网络文学中得到呈现。
网络文学中的工业党表述主要可以分为两个层

面。 一是历史穿越小说中对于科技的描写，这堪称

工业党叙事的滥觞。 此类文本中，科技和相关工业

力量的发展所迸发的伟力，成为穿越者改变世界的

“金手指”。 比起各个文本在政体和制度设计方面

的摇摆，工业化和相关的生产力想象成为表征现代

性的核心要素，这一书写在《临高启明》中得到了集

大成式的体现。 在对科技———工业的发展进行全景

式呈现的意义上，《临高启明》以虚拟现实建构了特

定宏大叙事，成为一个真正的“工业党”文本。 比起

偶发性的、个体性的穿越，临高五百众的“规划式”
穿越已经表明了其“工业化”的内涵：这是一个集体

性的、具有高度体系性的工业化图景，是一个在虚拟

时空里表达历史必然性的总体性叙事。 “‘临高集

团’的行动意愿，不再是伪装成‘自然正确’的被动

偶然，而是长期准备、广泛动员、精心培训、计划有素

的‘必然性’实践。”临高八百众所强制推动的工

业化进程所表征的高度计划性和集中性，显然在一

定程度上耦合了当代中国的工业化历史，彰显了中

国在现代性进程中的图景。
二是当代语境中的工业党叙事。 对比以《临高

启明》为代表的古代时空的文本，当代语境中的工

业党叙事具有更为强烈的现实意涵。 齐澄的一系列

作品《工业霸主》《材料帝国》《大国重工》是工业党

文学的代表，其中《大国重工》最具有典范性。 文本

以作者穿越回 １９８０ 年作为开始，以工业党视角重新

诠释了改革开放的历程。 在故事中，主人公冯啸辰

原本是国家重大装备办的处长，穿越后也一路高升，
始终以上位者的姿态对国家的发展进行总体思考。
小说对于工业化的想象主要聚集在矿山、冶金、电力

装备等作为发展基础的重工业领域，体现了鲜明的

国家视角。 “穿越”的身份恰恰让史实和当下形成

一种对比关系，使全文不断进行着对于改革开放以

来中国工业化利弊得失的分析和总结。 总体来看，
全文塑造了众多的工业党形象，并以工业化图景呈

现了改革开放的内在逻辑。 其最引人注意之处，在
于它自《乔厂长上任记》等改革小说以来，重续了以

官方视角围绕工业化而展开的现代性叙事的努力。
这一兼具网络小说的书写形态与主旋律叙事模式的

文本样貌，鲜明地呈现了在纯文学愈发趋近于小叙

事的文化语境中，网络文学反而承担起宏大叙事之

表述的吊诡现实。
如果说民族主义叙事展现了一种消弭历史耻辱

的冲动，工业党叙事在于对当代中国的发展逻辑进

行合法化辩说，那么，文明叙事显然是基于当代社会

历史图景所进行的宏大想象，这种想象在时间场域

中更加具有未来视角。 １９９３ 年亨廷顿《文明的冲

突》影响广泛，预言了所谓“历史终结”之后新的世

界趋向。 吊诡的是，一方面，在新世纪以来的世界图

景中，伴随着中国现代性进程的浩瀚图景，“历史终

结”的唯西方视野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和挑战；
另一方面，恰恰是由于西方价值观的相对衰退，文明

得以随着民族国家的视野不断浮现出来。 “全球的

普世价值没有了，人类世界再度丛林化，各民族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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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诸文明认同，展开生存竞争。”

与民族主义叙事、工业党叙事始终聚焦于国族

内部不同，文明叙事乃是现代性叙事从国族内部走

向外部的反映。 网络文本中的文明叙事集中在网络

科幻小说之中，此类创作从“文明存亡”“文明关系”
“文明形态”等视角对于文明进行总体呈现，并与以

刘慈欣作品为代表的当代科幻文学发生了紧密的互

文关系。 早期智齿的《文明》、彩虹之门的《地球纪

元》聚焦于文明的兴衰演替；《太阿降临》《修真四万

年》等文本展现人类在茫茫宇宙的开拓；《废土》《宿
主》等文本则表现了人类在文明毁灭之后的痛苦挣

扎与复苏。
与刘慈欣作品相比，这些作品不以科学性见长，

但其对于文明的不同表达映射着对于当代文明的总

体理解。 《废土》 《宿主》以残酷的末日生存法则和

族群对立，呼应着刘慈欣的“黑暗森林法则”；而《修
真四万年》《间客》等显然具有更为乐观的视野，希
望在文明冲突当中寻找到不同文明的共存之道。 这

些具有未来视野的科幻想象，以另一种方式深入刻

画了文明冲突这一当代主题。 如果说一般意义上的

宏大叙事是在现代性范畴中出现的，那么，文明叙事

理应被视为对于当代世界语境的一种重新想象，是
现代性之后的总体性叙事。

总体来看，民族主义、工业党以及文明叙事在时

间场域中构筑了一个对当代进行总体想象的连续线

索，象征性地表述了中国当代被不断压抑的现代性

话语。 按照汪晖的说法，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以来的中

国和世界呈现出一种“去政治化的政治”，在当代话

语体系中，新自由主义不断以市场的自由自发状态

建构社会历史的“自然进程”，进而对政治话语进行

消解。 “因此，‘政治化’的核心就在于打破这个‘自
然状态’，亦即在理论和实践的不同方面，以‘去自

然化’对抗‘去政治化’。”网络小说对于宏大叙事
的重构，作为一种文化实践，恰恰显示了一种对于历

史、现实和未来可能性不断予以发现和创作的建构

逻辑，并在总体意义上呼应了当代的政治语境，这是

其得以呈现宏大叙事之面貌的根本原因。 不过，网
络小说交织着新媒介语境的幻想色彩，更深受市场

机制和消费主义的影响，对于其宏大叙事的特性需

要进一步深入辨析。

三、个体升华：宏大叙事的精神面向

在从现代性通向后现代的进程中，发生了消费

者社会对生产者社会的取代，工作模式的演变塑造

了日趋原子化的个体：“在后工业化国家中，后福特

主义的经济转型，推动了个人主义化或以个人为中

心的行为模式的发展。”与之对应，这一新的社会

样态在网文中得到了呈现。 网络小说所建构的异托

邦世界变成一个充斥着风险和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残

酷环境，这是对于新自由主义以来的市场化语境的

体认。 同时，个体的成长也成为一种彻底技术性的

升级行为，而摒弃了精神抑或价值指向。 在这个意

义上看，尽管网络小说文本所建构的“成长叙事”有
着宏大的世界观，但其精神内核上却成为一个聚焦

和指涉个体欲望的“小叙事”。网文结构由此呈现

出一种双面性：一方面具有鲜明的个体化色彩；另一

方面则不断生成着关于当代社会历史的宏大叙事。
这种大叙事与小叙事的结合，构成网络文学的

鲜明特点，也深刻揭示了当代消费主义语境和宏大

现代性进程并行不悖的现实。 具体理解这一问题的

话，依然可以从前论中的几个视角着手。 在经典论

文《处于跨国资本主义时代中的第三世界文学》中，
杰姆逊将第三世界文学归结为“民族寓言”。 这一

“民族寓言”的含义首先在于，对于第三世界而言，
始终存在着一个外在的“他者”，即发达国家的强势

文化。 在这一他者的影响之下，第三世界的文学展

现出一种强烈的应激反应，呈现出相对于这一他者

的集体化样貌。 而对于进入跨国资本主义的西方世

界而言，此时的文化从现代主义走向后现代主义，导
致个体和社会之间的分裂。 “资本主义文化的决定

因素之一是西方现实主义的文化和现代主义的小

说，它们在公与私之间、诗学与政治之间、性欲和潜

意识领域与阶级、经济、世俗政治权力和公共世界之

间产生了严重的分裂。”在杰姆逊看来，这是西方

从马克思式的宏大社会话语，转到了弗洛伊德式的

精神分析之中。
杰姆逊的理论在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传入中国时稍

显前卫，但却以一种吊诡的方式契合了当下中国的

文化语境。 一方面，当代世界政治形势的发展，使得

中国的“第三世界认知”作为一种集体回忆深刻影

响着大众心理，“民族寓言”由此成为一种绵延不

绝的书写形式。 另一方面，当代中国消费主义的发

展同样使得个体与共同体不断分离，并导致网络文

学充分消费化、个体化的书写样态，彰显了指向欲望

的力比多书写特质。 故而，当代部分网络文学既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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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宏大的“民族寓言”特性，亦具有鲜明的弗洛伊德

色彩。 《回到明朝当王爷》较为典型地表明了这一

点：在故事中，主人公杨凌一方面官运亨通，众美在

怀，是达到权力顶峰的人物；另一方面，则是他下江

南、平倭寇、定草原，用铁与血洗刷了中原王朝的历

史屈辱。 作为一部影响广泛的作品，《回到明朝当

王爷》被认为很好地融合了历史和商业，达到了

“‘大国崛起’与‘个体圆满’的双重 ｙｙ”。 在这

里，文本重构历史的欲望是在个体欲望的驱动之下

进行的，文本中所表述的民族主义由此成为个体力

比多叙事视野中的空壳。
通过这一例证可以看出，杰姆逊视野中的“民

族主义”是作为一种悬浮的能指出现在网络文学中

的。 它很难摆脱个体欲望叙事的窠臼，但依然可以

生成网络文学向宏大叙事迁延的可能性。 在《宰执

天下》《一品江山》等文本中，尽管依旧以个体欲望

进行叙事，但严肃的历史趣味建构了更为真实的宏

大叙事视野。 当然，“民族寓言”作为一种“第三世

界意识”，在历史穿越文本之外的作品中也有着鲜

明体现。 例如，在猫腻的《将夜》中，从守卫边疆到

保卫国家，民族主义话语成为“情怀”的重要方面；
在《完美世界》《人道至尊》等玄幻修仙小说中，“人
类中心主义”和“反侵略”的故事设计影射着当代中

国的历史记忆。 总之，作为“民族寓言”的叙事模式

在网络小说世界观中的广泛出现，显现的正是杰姆

逊意义上“现代”与“后现代” 相互混杂的叙事景

观，表达了网络文学“小叙事”与“大叙事”之间的

交错联系。
在网络文学中，个体的欲望化叙事是其起点，

“技术化”是其表达方式。 所谓技术化，是指用纯粹

的技术视角来应对问题。 在现代性的历史上，技术

是对于科学和机器大工业的总体指认。 尼尔·波斯

曼将 １８ 世纪以来西方世界围绕市场意识、工厂制

度、科学发明而生成的对于技术的膜拜意识称为技

术统治论，在他看来，西方社会经历了从技术统治论

到技术垄断的变化，其标志在于以管理科学为代表

的技术原则对于思想和文化的统治：“任何技术都

能够代替我们进行思考，这就是技术垄断论的基本

原理之一。”在这里，波斯曼关于技术的阶段性划

分隐约对应了从现代性到后现代性的思想裂变：现
代性的技术原则是总体性的，是基于改进生产力的

社会建构；后现代则呈现出技术对于具体的个人的

宰制，即技术成为个体的行为方式和准则。
当代网络文学对于技术的表达，深刻地展现了

后现代语境中的技术观。 一方面，大量的网络小说，
如玄幻修仙小说、官场小说，都成为一种目的论视野

中的技术操持行为。 在《凡人修仙传》中，无论是韩

立趋利避害的“韩跑跑”性格，还是其几乎完全借助

法宝和灵药的“唯物主义修真”方式，都鲜明地表达

了个体生存的技术化倾向。 在《侯卫东官场笔记》
中，文本彻底放弃了传统官场小说的价值指向，详细

地展示了侯卫东纵横捭阖、长袖善舞的官场生存之

道，从而使文本变成一个“官场升级指南”。 当

然，这种技术化倾向亦表现在网络文本的具体内容

中。 在黎杨全看来，玄幻小说流行的所谓“老爷爷”
以及相应的“随身流”，对应着当代个体依托于网络

和大数据的技术化生活。 “而网络小说中这些不断

兴起的‘随身流’，实际上正是网络、系统、机器与人

的关系越来越密切的缩影。”

按照鲍曼的观点，在失去现代性所创建的集体

化图景的当代语境中，依托于市场的专家机制，是个

体解决现实矛盾的核心途径，这构成了个体生活彻

底“技术化”的生动写照：“现在，用以形成真正的个

体生活环境的是专家知识和管理的技术。”以此推

之，网络文学中大量攻略类、指南式技术文本的流

行，正是这一现实的文本体现。 在这个意义上，工业

党文学的作用恰恰在于重新呼唤现代性以来总体性

的技术叙事。 比起个体“技术”叙事视野的狭隘和

价值的匮乏，工业党叙事重新赋予技术以历史视野，
将沦为工具理性的技术重新呈现为基于唯物主义视

角的科学话语。 故而，如果说利奥塔式的后现代理

论对于科学话语的解构使之成为个体化的技术碎

片，那么，工业党叙事则力图从个体性上升到集体

性，从技术回归到科学。 正是这种从后现代性向现

代性的追溯，体现了当代中国在后现代语境中重新

发现现代性的独特思想路径。
现代性和后现代的绞缠，在时间视野中也有着

清晰的呈现。 对于现代性而言，鲍曼式的“造园冲

动”昭示了现代性必然存在一个乌托邦视野，这一

“乌托邦”想象广泛地存在于现代性社会实践和话

语想象中。 后现代对于现代性的否定，除却德里达、
利奥塔式的理论拆解，在相当程度上是通过奥斯维

辛等政治苦难来论述“解放叙事”的失败而获得的。
在这一进程中，现代性的“乌托邦”书写转而成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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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走向反面的“恶托邦”书写，《１９８４》和《美丽新世

界》正是其鲜明反映。 在这里，无论是乌托邦叙事

还是恶托邦叙事，显然都具有以未来作为时间尺度

的宏大叙事视野。 按照邵燕君的说法，网络文学中

广泛存在的“异托邦”叙事，来自后启蒙语境中精神

空虚的个体所展开的自我幻想。 它不仅将宏大叙事

转化为一种小叙事，而且不再具有通向未来的时间

性。 事实上，“异托邦”小说的文体结构往往是空间

性的，通过空间的层次划分映射当代的科层体制和

自我上升的路径。 故而，“异托邦”文本体现的恰恰

是当代社会的特质：通过对于当下的沉迷消弭时间

和历史感受。
在这个意义上，文明叙事恰恰是通过对于时间

感和未来意识的重现来重拾宏大叙事的可能性。 一

方面，“文明”这一范畴超越了现代性的主体民族国

家，文明的存亡问题亦是基于“文明冲突”这一当代

问题视域而建构。 另一方面，文明叙事并不拘泥于

乌托邦模式或恶托邦模式，而是在现代性和后现代

的意识形态之外寻找历史新的可能性。 例如，在
《三体》中，刘慈欣展现了一个人类文明乃至全宇宙

走向毁灭的可怕想象，这一想象被重新追溯为对于

当代人类文明形态的反思，这些反思从另一个层面

重新激活了现代性的相关话语。
网络小说的文明叙事延续了《三体》的思考，

《修真四万年》对此有着较为出色的呈现。 一方面，
这一文本在转换地图的空间模式中添加了时间要

素，使得修真行为被演绎为从封建时代到现代文明

的历史迁延，从而超越了一般“异托邦”小说的叙事

模式。 另一方面，文本中对于多方势力的呈现，表面

上体现为“共和模式”“帝国模式”，乃至《１９８４》式的

恐怖洗脑模式，实际上则有着更加丰富和繁杂的内

核。 文本对于“文明之争”的呈现，不仅表现在技术

层面上，更上升到道义和理念之争。 在文本的最后，
主人公和“洪潮”的冲突不仅仅是政治形态之争，更
是时间意识之争：洪潮想要人类重回过去，而主人公

即使面对可怕的危机，也要为人类文明寻找面向未

来的新的可能性。 在这里，《修真四万年》与《三体》
尽管有着理念的差异，却都鲜明地表达了一种不同

于乌托邦、恶托邦，同时也超越了自身异托邦形态的

通向未来的宏大历史视野。 这种从空间向历史的延

展，是网络文学从小叙事走向大叙事的重要体现。

四、结语

作为现代性的话语冲动，当代宏大叙事呈现出

现实情境与西方现代性———后现代相关理论的不协

调性。 早在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后现代理论引入中国，
并对思想界和文学界造成持续的冲击。 ９０ 年代之

后，伴随着市场化的崛起，社会层面上也出现了深刻

的后现代特征。 然而，新世纪以来的中国呈现出愈

发奇异的“两级”模式：一方面，在愈发依托市场机

制的今天，中国广泛出现贝克、鲍曼等人所描述的后

现代特征，如“消费社会” “风险社会” “个体化社

会”等，并在新媒介语境中出现了被称为“微时代”
的症候。 另一方面，伴随着中国成为“世界工厂”
和综合国力的提升，使得中国重构了“民族复兴”
“大国崛起”等现代性叙事；作为对文明冲突论的回

应，“人类命运共同体”则彰显了现代性之后宏大叙

事的可能。
这一现实与理论的不协调进一步反映到文学创

造中来。 新世纪以来的中国文学基本上可以划分为

主流文学、纯文学和网络文学三种模式。 自 ２１ 世纪

以来，诸如革命文学、反腐文学等主流文学模式有着

鲜明的宏大叙事样态，却遭遇了文化感召力不足的

问题。 就纯文学模式而言，其书写显然与以城市为

核心的现代性进程保持了谨慎的距离，呈现出一种

普遍的“小叙事”样态。 反而是在大众文化语境中，
无论是网络民族主义还是新主旋律电影，都赋予宏

大叙事以鲜活的生命力。 但是，正如二次元民族主

义将民族主义这一“三次元”话语通过二次元语境

来表述一样，当代宏大叙事的症结在于，它无法直

接连通现实语境构建宏大叙事，而需要在“小叙事”
的个体欲望话语、情感叙事中进行转译和勾连。

作为新媒介语境所塑造的大众文化，网络文学

承接了宏大叙事的可能。 不过深受消费主义、新媒

介文化影响的网络文学亦有着力比多书写、二次元

趋向等鲜明的小叙事特性。 网络文学中宏大叙事的

建构，一方面显现了当代宏大叙事的衰弱：在关联网

络小说书写形式的前提下，它不断被欲望化、虚拟化

和奇观化，并衰弱为东浩纪意义上的脱离普遍主义

和真理性的纯粹叙事方式。 但另一方面，网络小说

中的宏大叙事又不断构成对于当代中国的象征性表

述，填充着当代中国现代性进程的意义空间。 网络

小说宏大叙事的二重特性，对应着当代中国在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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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后现代、消费主义与宏大政治、自我与社会之间的

深刻杂糅和分裂，彰显了当代文学乃至文化的深层

机制。 而网络文学的宏大叙事书写，不仅构成了纯

文学书写范式上的有效弥补，显现了当代中国语境

与文学书写的错位；同时也展现了网络文学对于现

实的表征能力，表明了其建构现实主义的深刻潜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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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性的双面书写———论当代网络文学中的宏大叙事


